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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以《玉娇梨》为例

[摘 要] 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明清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外。本文拟通过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代表作品《玉娇梨》，对其叙事模式加以粗浅的探讨，主要总结出了“及第团圆”叙事模式、“小人作乱”叙事模式、“一见钟情”叙事模式、 “女扮男装”叙事模式和“相见误会”的叙事模式这五种模式，并加以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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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介绍:“《金瓶梅》《玉娇梨》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乘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一、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玉娇梨》

（一）明清才子佳人小说

首先，对何谓才子佳人小说进行简单的界定。

1、界定一：才子佳人小说的开端

有学者提出，才子佳人小说，究其根源，可上溯至东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司马相如列传》，其中记载了卓王孙之女文君“好音”，司马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的浪漫爱情，以传奇故事的形式重新演绎了“爱情”这一文学中永恒的主题。至唐传奇，描写男女爱情婚姻故事的才子佳人型作品就更多了。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把才子佳小说的开端确定在唐传奇或更早之说值得商榷。

首先，在唐传奇以前，小说文体尚未独立成熟，不易将开端推至此时。

其次，唐传奇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有明显区别：前者属于文言系统，后者属于白话系统。

我们认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开端，最远可到宋元话本。而其蔚为大观，则在《金瓶梅》成书之后，长篇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

2、界定二：才子佳人小说的文体特点

才子佳人小说一般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叙事语言，夹杂以诗词韵文。通常书中人物会根据情节作诗，或者说设置情节让人物作诗。从叙事篇幅来说，以中长篇为主。最短者六回左右，最长者约五十余回。采用章回体，分章叙事，标明回目，其回目可为单句，亦可成对仗工整的对子。一般而言，回目成单句的小说，其回数通常是偶数，相邻两回回目构成工整的对句。还以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问题为小说叙事主题。并有一定的世态人情的描写。主人公，显而易见都是“才子佳人”，均才色俱佳，有时还带有侠气。最后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3、界定三：盛行时间

被学界认为是才子佳人小说开山之作的《鼓掌绝尘·风雪集》，问世于“崇祯辛未岁之元旦”，即公元1631年2月1日。此为上限。

以清朝乾隆末年为其下限，即《红楼梦》的问世，“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4、界定四：何谓才子佳人小说

综上所述，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指兴于明末，盛于清初，产生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以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主题的小说流派。现可知者约有七十余部，其典型文本多在三十回以内结篇

《玉娇梨》等是其中的代表篇目。

（二）《玉娇梨》

玉娇梨二十回，又名《双美奇缘》，旧署夷荻散人编次。描写了清正统年间，才子苏友白和白红玉，卢梦梨几经曲折，终于团圆的爱情故事。小说坚持婚姻自主，敢于追求理想爱情的主题，对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本书还在1921年译成德文时改题作《两个表姊妹》，后又有英、俄、法多种译本，在欧洲产生过较广泛影响。卷首除素政堂主人题序外，还有《缘起》。有学者认为作者即“天花藏主人”。

作者承袭了《金瓶梅》的风格，对女性人物的描写亦一反常态，赋予女性人物更多的自主权。女性人物在小说中不再是附属品、被剥削者，反而是一个独立自主、有担当，能解决问题的人。小说中两个重要的女性人物，如：红玉（后改名无娇）、卢梦梨，不但姿色倾城倾国，更是饱读诗书、才华洋溢，就连红玉的丫鬟嫣素亦是聪明伶俐，有独立的见解。
本人将《玉娇梨》为例，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加以简要论述。

二、《玉娇梨》叙事模式几种

（一）“及第团圆”叙事模式

鲁迅曾说：“因为中国人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们团圆。”
 王国维先生过，中国的戏剧小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两位大师准确的点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通例——大团圆结局。

而这种“团圆”的实现，则是通过才子及第实现的，有时还有皇帝赐婚，如《平山冷燕》。

在《玉娇梨》中，苏友白在“秋试春闱双得意”之后，终于与白红玉、卢梦梨喜结良缘。

（二）“小人作乱”叙事模式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们的爱情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他们的爱情无一例外地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坎坷和磨难。造成这些坎坷和磨难的，除了专制的家长，门弟的差异之外。“小人作乱”是其主要一环。甚至可以说,才子佳人们的爱情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小人作乱”的过程，爱情胜利的结果就是一个战胜拨乱小人的结果。

我们当然承认，确实有那么一些小人喜欢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婚姻，小人拨乱确实是幸福婚姻的障碍之一。然而很多时候，这种模式似乎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唯一动力。小人们往往毫无动机的去作乱——或者说，小人们往往集体无意思的觊觎一个爱情，破坏一个婚姻，导致无端的误会、曲折和情节。婚姻成了唯一的动机，为了婚姻而婚姻。

在《玉娇梨》中，这里模式体现的尤为明显。《玉娇梨》第三回中就有杨御史因向白太常求亲未允，便公报私仇，奏请皇上派白太常去漠北迎请上皇,以图陷害。而后面“丑郎君强作词赋人”“没奈何当场出丑”都是小人作乱。

（三）“一见钟情”叙事模式

    《玉娇梨》中，卢梦梨说:“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苏友白则宣称:“绝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既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的择偶标准是“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

    才、情、德、貌成为才子佳人的择偶标准，至于门第高低、贫贱富贵则被置之一个次要的地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一见钟情”成了经典的叙事模式。

这类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几乎都是一见钟情的，如：《玉娇梨》中的卢梦梨与苏友白一见即托付终生。

    一见钟情可以视为对于礼教禁锢的反动。如白红玉则明知父亲为她所选的未来夫婿张轨如是个假才子，他得到父亲赏识的两首《新柳诗》全是剽窃苏友白的，只要她说一句话，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避免葬送自己的终身幸福的危险。但是，她就是不敢去告诉父亲,原因就是她为弄清真相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违封建礼教的“见不得人”的“丑事”。她宁愿冒失去一生幸福的危险,也不愿父亲知道自己的不守妇道闺德(《玉娇梨》第九回)。正是由于封建礼教对两性交往的严厉禁锢,反而更加激发起青年男女们对异性的渴盼与向往。当他们带着那种因掺杂着由于违背封建礼教而引起的很富于刺激的恐惧成分从而变得更为亢奋的渴盼在后花园、寺庙、荒郊野外等僻静之处相遇时，便很容易地一见钟情了

（四）“女扮男装”叙事模式

在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在很多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男主人公常被注入诸多女性化特质，如美丽的容貌，即《〈玉娇梨〉序》中写到的“郎兼女色”，还有身体孱弱，多愁善感等。

而佳人们由于拥有了传统女性所缺乏的“才”，参照男性的际遇，必然萌发抱负之心。《平山冷燕》中的才女山黛就曾有这样的感叹：“只可惜我山黛是个女子，深埋闺阁中。若是一个男儿，异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亦未可知。”

本文所关心的，是佳人们“女扮男装”的有趣模式。但在叙事角度，男女有别的古代，由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限制，佳人们想要自由行事，觅得一理想夫君，只有女扮男装，走出家门，才有可能找到心中的“才子”。

《玉娇梨》中，卢梦梨即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才得以和苏友白相见，进而有约定终身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女扮男装”在叙事中的作用固然非常重要——如果不这样，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卢梦梨几乎无缘和苏友白相见——但却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卢梦梨只是和苏友白约定地方、时间相见，答应把自己妹妹（实际上就是她自己）嫁给苏友白。而最终拥有决定权的还是她的长辈。

（五）“相见误会”的叙事模式

与“一见钟情”相映成趣的是，“相见误会”同样是才子佳人小说常用的叙事手法。“一见钟情”，甚至未见即相思，如苏友白对白红玉，但相见却不相识，人物对不上号。误会一直构成并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甚至知道最后，才真相大白，一派大团圆的喜气洋洋——看看《玉娇梨》的最后两个回目：“错中错各不遂心”“锦上锦大家如愿”。

《玉娇梨》中误会和巧合层出不穷，一直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苏友白偷看白红玉之误，导致他拒绝婚姻。两个“苏秀才”之误，差点耽误了白红玉终身大事。

三、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的评价

（一）反映了礼教的禁锢，与人性的觉醒

    明末清初是一个思想大冲荡的时代。王阳明的“心学”和李贽的“异端”学说，高举个性解放的大旗，向明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展开了猛烈的攻

击，在当时的哲学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家们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股“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使他们笔下的才子佳人们带有某种新思想的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白红玉的父亲拒婚而被迫北行，把红玉托付给亲戚照顾，亲自去杭州为红玉择婿。这一系列叙事几乎唯一以女儿的婚事为目的。而卢梦梨更是自作主张女扮男装与苏友白相见。

    对真挚爱情的肯定与追求，永远值得我们肯定和赞扬。

（二）大团圆的感情补偿

团圆具有如意、吉祥、圆满、和谐、美好的多种含义，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生哲学精髓，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与追求目标。有研究者认为:“‘才子’与‘佳人’组合的婚姻是人类在特定时期遵守物种‘强强组合’生存法则的具体演绎,是整个人类积淀的集体无意识露出历史表面的标志,而大团圆则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最终期待和永恒梦想。”

无论团圆的模式多么单一，它却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民族心理，对于小说读者，也是一种感情补偿。

“错中错各不遂心，锦上锦大家如愿”，“ 一见钟情”和“相见误会”共同演绎了《玉娇梨》结尾喜剧的高潮。

（三）单调的情节和千人一面的形成

过多的巧合和误会构成推动的情节难免令人乏味。小人、才子、佳人、皇帝赐婚，形象几乎脸谱化。千人一面是才子佳人小说的通病。以《玉娇梨》为例。如果一个普通的读者，读完《玉娇梨》，再读去《平山冷燕》，他还会读《好逑传》、继续读下去麽？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才子佳人小说处于作家自创小说的学步阶段，因而它的叙事艺术还比较粗疏稚嫩。毋庸讳言,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任何一部单篇作品,都难以与学界所谓“六大名著”争辉。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段显著的文学现象：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和《红楼梦》两座高峰之间盛开的小花朵。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发展长河中涌起的一朵朵美丽的浪花。虽然，每一个个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如果失去了它们，整个长河将会失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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